试析《野草》中色彩意象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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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在艺术表现上善于运用象征的手法。而在各种象征性形象中，色彩的象征是非常突出的。鲁迅把他对社会、人生的“小感触”隐藏在变幻的色彩中，营造出一种冷峻幽深的艺术境界。在《野草》中着意描绘三类色彩：灰黑、白、红。灰黑象征暗示那个黑暗的社会和他自己迷惘悲观的心理、以及黑色所独有的刚毅不屈的坚韧；白色的双重象征意义：一是孤独抗争黑暗现实而引起的绝望、虚无情绪；二是透过绝望的点滴希望，依旧对未来保留美好信心的小温暖;红色则传达出鲁迅对社会的愤怒和复仇，同时也折射出对希望的追求和生命的礼赞。可以说，鲁迅笔下象征性色彩形象的选择和色彩意境的铸造，使《野草》拥有了更为独特的美学魅力和哲学价值。
    关键词：色彩意象；灰黑；白；红；双重意义
“色彩”一词用来表现客观物质世界的总的色彩现象，它不只包括色彩的颜色数量，也包含了各类形状以及形色各异的世间万象[
]。色彩本身没有感情，它只是一种物理现象，人们通过色彩感受到情绪的变化，这与色彩的表意特点有关。我们长期生活在色彩的世界，色彩的表意是在社会实践中人为赋予的，约定俗成的色彩概念。那些成为某种表达模式或公式化标记的色彩语言，往往启动了人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因此，能够在色彩与概念之间形成默认的契约关系；人们很容易接受其中所蕴涵的表达意图，从而使色彩语言具有了表意功能[
]。当这些视觉经验与外来色彩的刺激产生呼应时，色彩的情绪表现就凸显了。色彩成为一种语言，不仅与色彩的表意特点、语言的聚合组合关系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对人们意识形态构成的影响，还有就是与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心理条件以及民族、年龄、文化、性别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变化着。
   《野草》是一部色彩纷呈的散文诗，它的色彩是心灵的色彩，是鲁迅内心复杂意识和多种情感的艺术表现。研究《野草》，离不开对其色彩的观察和分析。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提到了鲁迅有很高的美术修养，他对色彩及其配合亦有十分精辟的见解。所以《野草》中或明或暗的色彩意象，足见鲁迅对色彩运用的得心应手，反映出他对事物冷静细致地观察，富于感情和幻想，某种色彩象征喻指的不仅是某一有形的事物，还暗示着无形的情感意绪，这些色彩能说话达意，传达给读者来自他心灵复杂的讯息。鲁迅对于色彩有着敏锐的感知与把握，他在《野草》中着意涂抹灰黑、白、红这三类色彩，并且总能让这些色彩由表面皮相趋向内在化和心灵化，赋予色彩双重性的意义，点染出浓郁的象征意味。  

1、 绝望、虚空又坚毅的灰黑色   

俄裔法国画家康丁斯基认为，黑色意味着空无，像太阳的毁灭，像永恒的沉默，没有未来，失去希望。在色彩世界中，灰色恐怕是最被动的色彩，它是彻底的中性色，依靠邻近的色彩获得生命，灰色一旦靠近鲜艳的暖色，就会显出冷静的品格；若靠近冷色，则变为温和的暖灰色。无论黑白的混合、全色的混合，最终都导致中性灰色。灰色意味着一切色彩对比的消失，是视觉上的最安稳的休息点[
]。

研究鲁迅的作品，时代因素是原点的作用，而色彩又是《野草》不可忽略的研究点。色彩与时代本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每一个时代都有适合该时代的特殊色彩。

《野草》写于1924 年至1926 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最黑暗、最反动、最令人绝望的阶段之一。鲁迅在这一时期深切地感受到整个中国所弥漫的浓烟瘴气和思想文化界的压抑、颓废，感受到自身的孤独、彷徨与苦闷。他在给与《野草》写于同一时期的小说集《彷徨》的题辞中所写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正是他当时的处境与心境的写照，灰和黑一直笼罩着整部散文诗集，成为一种主色调，营造着晦暗而令人颤栗的气氛，使《野草》负荷着阴暗的力量的重压。 鲁迅很自然地在他的散文诗中极力渲染灰色和黑色，让灰黑这两种冷色调来象征暗示这个阴暗的社会和他自身悲凉的感思。

鲁迅在《好的故事》中，梦见“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却仍是在“昏暗”的灯罩、“昏沉的夜”的背景下。当被骤然惊醒时，想要记下这梦中美好的碎影，却“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一篇美好的故事，永远停留在“昏沉的夜……”。梦中的场景难得一见作者罗列了许多柔和的色彩，和美好明艳的物象，正是这些“日光”般明亮的色彩，更衬出了“昏暗”的可怕的力量。灰黑的夜击碎了美的人和事，连一丝“红霓色的碎影”都不剩下，梦醒后还是那灰黑的时代。纵使有美人美事，如果这外在环境始终的黑暗、肃杀，整个中国始终笼罩在一层阴霾之中，那这些美好的色彩也只会被涂抹上一层灰暗，直到失去所有色彩。而在《求乞者》中，更是把这种环境的灰黑描述的深刻反复。“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屡次出现的“灰土”使灰色充斥着整个画面，这是深秋的北京街头的自然与社会风物景象的真实描绘，但也蕴含着深深的象征意义。“剥落的高墙”作为晦色的背景，传达的是时代的衰败与没落；满路松的“灰土”，暗示的是阴沉灰暗的情绪。无需更多的描绘，充满敌意与冷漠的环境和作者在这环境中所引起的孤独和苦闷心理，已经在这灰色的天地中得到无声无息地昭示。

鲁迅除了对外在环境黑暗的揭示外，还注重对人精神的荒芜灰黑的探讨。《风筝》中，“我”一直想要为小时候扯坏风筝的事情道歉，可是得到的却是对方的忘却。本以为幼小时期的孩童遭受到的精神虐杀，会对以后产生深刻的坏影响，我想要道歉，以拯救自己沉重的心，也拯救被伤者童年的灰色阴影。然而，一切沉重却随着一句轻描淡写的“有过这样的事么？”而愈加沉重了。“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心灵受到的冲击又通过环境描写倾泻而出，更加象征着灰暗、阴冷的环境。鲁迅向来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对他们的注意力和希冀也多一些，然而，社会的始终灰黑艰难，生的辛苦的条纹刻满脸颊，人们无暇顾及自己的精神生活，无暇忆起幼时受过的精神创伤。身体不停的成长，而心灵愈渐麻木冷漠。还有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母亲生活的隐忍堕落，而孩子长大后却齐声责骂，甚至最小的孩子大喊“杀！”。这位老妇人出走于深夜中，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咒，留下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色。而透过黑色的深夜所暗示的生存环境的凄凉、冷漠与恐怖的表面的更深层上，是浓浓黑色的象征折光反射出的心灵创伤，是一颗将一切合并的“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的心灵在“颤动”。在这无声肃杀的夜里，黑色也渗透着作者在重压下彷徨求索的痛切的感受和艰苦的体验，蕴含着独特的忧郁和沉重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鲁迅笔下的黑色除了展示社会的灰黑无望，人性的冷漠无情，还表现着埋头苦干、坚韧不拔的孤独的反抗者的形象。《过客》中对过客的刻画，“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是一个“黑色人”的形象，他犹豫片刻的停歇之后依旧踏上远去的道路，虽不知目的地是哪，但却依旧执著着远方。穿“黑长袍”的老人代表过去式的“过客”，他也曾受到前方声音的呼唤，而他所知道的前方是“坟”，所以他置之不理，代表着麻木的，固守的一代人。小女孩穿“黑白方格”长衫，她代表着未来式的“过客”，她知道的前方不仅是“坟”，更多的是令她喜欢的野百合，野蔷薇，这个未来式的“过客”，是鲁迅对青年一代寄予的希望。在《朝花夕拾》的《铸剑》中也出现过一个磷火般眼神的“黑衣人”，他是一个坚韧不拔的孤独的复仇者，不带任何所谓的仗义、同情，就是要为别人复仇。他以眉间尺的头颅，引诱砍掉了国王的头颅，反抗最高的权威代表，用这种惨烈的灭己的方式，完成他们的复仇。黑色同白色一样，被人们称为“无彩的色”，它给人的感觉是深沉、稳重、冷峻并还有点神秘。用这种冷色来表现那种埋头苦干、坚韧不拔的孤独的反抗者的性格当然是最恰当不过的。这就是色彩的表情力量，这种表情力量，往往是一般的形状描绘所望尘莫及的[
]。

2、 虚无却也透露希望的白色

冷色调的代表当属黑白灰三色。黑白色在心理上与彩色具有同样的价值，是对色彩的最后抽象，代表色彩世界的阴阳两极。黑白所具有的抽象表现力以及神秘感，似乎能超越任何色彩的深度，都可以表达对死亡的恐惧和悲哀，都具有不可超越的虚幻和无限的精神，它们又总是以对方的存在显示自身的力量。黑色意味着空无虚妄又坚毅，而白色的沉默不是死亡，是有无尽的可能性。鲁迅笔下的白色冰冷、虚幻却也饱含着生的希望。

在《失掉的好地狱》中，两次描写到地狱的曼陀罗花，花很细小，“惨白可怜”。曼陀罗花又叫彼岸花，被称为地狱之花，开在人间走向地狱的入口，这种花美丽惊艳却让人颤栗。鲁迅两次写到惨白的小花，与之而来的就是对地狱景象的描写，所以这美丽的白花带来的是可怕的地狱，是虚无的深渊，白花枯焦之时正是白色的毁灭之时，象征着好地狱的失掉。这白色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纯洁、美好的白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之下，是鲁迅对于人间黑暗如地狱的强烈控诉。《颓败线的颤动》中，鲁迅一改往常篇目中“昏黄”的灯光，写到新拭的灯罩下，屋子里分外“明亮”、“光明”，天空也不是“灰黑”的，而是“发白”、“如银的月色”。似乎这些明亮的意象将为我们带来一片澄明清净，然而展开的却是，为求生存养活孩子的母亲的苟且堕落；长大的孩子对母亲的鄙夷怨骂；母亲最终走出明亮的房间，消失于一片黑夜之中。以发白、银月反衬生存环境异常的黑暗，而在黑暗环境下，更可怕的是人心和人性的至黑至暗。以及鲁迅对女性生存的沉重思考，这个社会在貌似光明下裹挟着无数的黑洞，施加给女性的枷锁和镣铐更是繁多且沉重。提到女性的生存困境，就不得不说到《彷徨》中《祝福》的祥林嫂，“我”对祥林嫂的回忆是在雪天展开的，也是在飞舞的雪花中结束的。她的一生就如这雪花，飘散、飞舞、零落、融化，不留下一丝为人的痕迹，魂灵就更无所谓有无了。《呐喊》中的《白光》，对于这个“白光”，鲁迅也是很执着的多次描写到，还有“斑白”、“灰白”、“月亮”、“白净”……文中的月光不是温和与明亮的，而是阴森与恐怖的。它加速了陈士成的疯狂，促使他向死亡之路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月光是人世冷漠与险恶的象征，“白光”是欲望与希望的象征，更是功名与富贵的象征。追逐白光的陈士成最终葬身于万流湖，“衣服被人剥去”赤条条地离开了他反抗和拼争了一生的冷酷的人世，但他在水底尚不心甘，“那满嵌河底淤泥的十指”便是他最后挣扎的证明。鲁迅把追逐功名利禄的陈士成写成了疯子，而神志清醒并没有发疯的世人日日都在梦着陈士成的梦，做着陈士成所做的事情。闪耀在陈士成面前的飘忽不定的“白光”永远会以不同的形式在人们面前闪现，它是世人面前永恒的诱惑，也是世人永远做不醒的梦。不灭的白光，永恒的白光。任谁都无法逃开躲避，不是在看，就是在被看。

带来绝望、虚无情绪的白色，有违我们常规思维中的白色，它在鲁迅的笔下更多的是个人化的倾向性色彩，而鲁迅毕竟也是留给大众一些希望的，所以在透过绝望的白光中，点滴希望也是温暖可见的。《雪》一改《野草》中其他篇章的灰黑文风，用了明丽的色彩和柔和的意象，“血红的宝珠山茶”、“处子的皮肤”、“蜜蜂”、“白中隐青/深黄的梅花”，“洁白”、“明艳”。这里的雪景，让我不由得想起《彷徨》中《在酒楼上》所描绘的废园雪景。《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2月16日，《雪》写于1925年1月18日。这两节文字，清晰地说明，作者对江南和朔方的雪景，不仅早有了深刻的感受、观察和比较，而且有了长时间的意境的孕育。如果说《在酒楼上》写雪的那节文字，主要还是映衬主人公吕纬甫的战败者的无望形象。那么，以写雪为中心的这篇散文诗，却把故乡美景的素材更加提炼、丰富、升华为富于理趣的积极新境界。动静交织、绘声绘色的诗的画面色彩，既赋予景物以充满战斗理想和浓郁的感情色彩，也加深了人们渴求温暖的春意盎然的感受，特别是朔方的雪壮美的形象，更有力地激发人们击退严寒的战斗精神！也表达作者对春天和战斗的理想的向往。在那些富于独创性的景色语言里，不仅饱含着浓郁的诗意，而且蕴蓄着深厚的希望的情思。

3、 复仇生命却也礼赞生命的红色

《野草》一直弥漫着昏黑、惨白的冷色调，如果说这些冷暗的色调是作者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内心苦闷的象征，那么局部明艳的色彩便是作者对美好事物本能渴求的自然表达，例如红色在《野草》中出现的频率就比较高。不同的色彩引起人们不同的情绪，也表现了艺术家心灵的变化。在《野草》总的绝望、窒息的色彩下，鲁迅也不是完全扼断大众和社会的希望，正如他自己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他看到了这暗黑的时代，他口诛笔伐、他、声嘶力竭、、痛苦无言，渴望民众的灵魂得到救赎，他血泪般的书写，是“反抗绝望”的战叫，正是要唤醒，正是一种绝望之下的希望，他的《野草》也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生之希望的情绪。这就使作者在色彩的选择上不可能只偏爱那些令人压抑的冷色调，相反，在局部色彩的运用上，有时也是十分明丽新鲜的。红色的出现不仅代表着鲜血复仇，也代表着作者对希望的追求、对生命的礼赞。

复仇，是鲁迅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曾在《杂忆》中说：“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
]在《野草》中，最能体现复仇之色的即是红色，最具有复仇特点的即是《复仇》与《复仇（其二）》 ，所以从此二篇来看复仇之红色。两篇中多次出现的“鲜红的热血”、“桃红色”、“血的鲜味”、“血污”、“血腥”。红色、血色，似乎是复仇的最赤裸裸的代表，在鲜血的流出、滴下、渗透、浸染，这么一个过程中，好像才能完成复仇的结果，以血红色代表复仇的成功。这些强烈又刺激的视觉感受，无疑完成了看客们的心理。两篇《复仇》作为借题发挥之作，我们可以发现鲁迅所谓的“复仇”与通常意义的“复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有意的意义悖离丰富了鲁迅式的复仇内涵，一方面包含了鲁迅对由旁观者构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的深刻痛恨，一方面又显示了由于被复仇者恰恰是被拯救者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分裂，这里的复仇不像眉间尺和宴之敖砍头见血的直白凌厉，而是表达了困境与绝望中的精神报复之意。从“路人们”和“钉杀者”来看，“路人们”的聚观意在满足无聊的好奇心。而默立于旷野上的男女既不拥抱也不杀戮，却用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路人们的干枯。路人们由赏鉴者变成被赏鉴者，男女由被赏鉴者变成赏鉴者，这种角色的逆转和互换，使无聊者越显其无聊和绝望，让他们无戏可看，在精神上摧毁其欲望，得不到精神的满足，看者面对饮过自己血的人的无情“打杀”，悲悯、愤怒和报复之心，变成“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绝望，变成放弃拯救的痛苦的冷漠，这种充满矛盾与绝望的复仇欲望，正是鲁迅当时的精神痛苦和内在的体验，也是鲁迅的复仇之义[
]。

    在红色的传统复仇意义之外，鲁迅依旧不忘赋予这种色彩以生的希望，革命的热情，和未来的期盼。

在《腊叶》中，作者用了“浅绛”、“绯红”、“红色”来描写枫叶的生长，甚至把自己隐喻为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班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的枫叶，虽受尽凛秋严霜的摧残，仍愿在没有失去明丽的眼睛之前，留在枝头，用自己红艳斑斓的色彩与这黑暗的世界抗争。他也愿中国进步的青年在这灰黑的社会中显示出独有的红色微光。《秋夜》中，鲁迅把这些青年化为“粉红”的极细小的花，在灰黑色的秋夜的天空下，“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但还瑟缩地做着梦。在这里，细小的粉红是黑暗的环境中的一个亮点，是“暗中的花”，也是一种希望。可以看出，鲁迅用高昂而热烈的红色向那阴冷的灰黑的社会抗争、复仇的同时，也把他对于希望的追求和生命的礼赞揉进红色这一色彩意象。在《淡淡的血痕中》，写到造物者（生者）怯弱，使天地变异，使人类流血，但又不扼杀一切欲生的可能，又不敢使血色（死者）永远鲜秾。突然，天地间屹立着叛逆的猛士（生者或未生者），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使人类苏生。猛士凌厉的目光，使天地于是“变色”。从死者到生者乃至未生者，作者赋予了人类希望，尤其对青年一代寄予着深厚的希望。而且是不同于《雪》中洁白柔软的希望，这是有血色、有力量，穿透目光、身体甚至是心灵的希望。

在《死火》中，他将一抹耀眼而富有动感的红色描绘于“青白”之上：“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这红色是冰谷中的“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冻结，象珊瑚枝”，青白的冰谷也因之而映成“红珊瑚色”。当这“死火”惊醒时，“冰谷四面，又登时有红焰流动，如大火聚”，最后又“如红彗星”般跃起，永远离开那个寒冷虚无的“冰谷”。冰冷的青白的底色，给人的感觉是没有温暖、没有活气的死寂的冰冷，这正是当时现实环境的冷酷、政治的黑暗、文化的滞重等现象的极好象征，是旧世界的形象写照。而“死火”的珊瑚枝般的红色(后来更跃起如红彗星)，那一片冰冷、青白的诗的描绘，虽给人以阴森之感，但这“冰谷”与“红影”相映照又完全是一个色彩明艳的世界。“死火”的“重得燃烧”，无疑隐喻着对黑暗势力的反抗，给人的感觉则是温暖的富有生命活力的。它与“青白”抗衡，是作者内心战斗激情的形象与写照，是一种新生力量的象征，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力图冲破严寒世界的迫切心情和热烈希望。我们可以说，作者是用富于色彩美的语言，描绘了富于色彩美的意象，创造了富于色彩美的意境，以寄寓他对生活的深沉感受和博大情怀。

总之，《野草》这部散文诗给我们的审美感受是一种总体性的混成效果——思想、情感、意象、色彩、节奏等元素的渗透和交织。而在这些元素中，最能直白地诉诸我们的感觉的就是色彩，它表现作者隐秘的内心。灰黑、白、红这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色彩，寄予着鲁迅先生复杂矛盾的双重情感，灰黑的绝望又坚毅；白色的惨烈虚无又透着希望；红色对生命的既复仇又礼赞。正如《拉奥孔》中的一句话：“希腊的伏尔泰有一句漂亮的比喻，说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而诗则是一种有声的画”。[
]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不仅在绘画上显示了作者一定的功力与技巧，在色彩的拿捏渲染中，也营造了隽永沉郁、自成节律的双重审美世界，呈现出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冷隽沉郁的审美情趣和博大深沉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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